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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展深一度

批评永远是推动艺术创作最重要
的力量，而青年是艺术批评与艺术生态
构建的生力军。最近一段时间，四川美
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机构相继举办
青年批评家论坛，关注国内青年艺术
批评力量的发展，尤其对青年批评家能
否构建新的话语，带来新的范式，报以
期待。

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批评的历
史，就是文字和叙述构成的艺术史，艺
术批评就是关于艺术的话语。前人通
过研讨会、出版物与官方身份等形式
固定已久的一套话语系统，或许已无
法对应当下艺术形态发生的诸多变
化，特别是人工智能环境下的艺术创
作问题。而青年批评家出生在一个技
术与网络密切交织的社会环境中，他
们对于数字艺术以及未来技术发展如
何重塑艺术并改变人与社会的关系有
着独到见解，并且可以建立一套可被
同时代人理解的、超越现有艺术批评
话语的能力。

同时，新媒体的传播力正在削弱传
统艺术批评方式的影响力，而对于身为
“网络原住民”一代的青年批评家来说，

在新媒体环境中可谓如鱼得水，更利于
他们参与到对不同时空的艺术讨论中，
这也为艺术批评的范式转变带来新的
机遇和可能性。

首先，互联网为艺术批评提供了一
种新的场域，而社交媒体进一步延展了
互联网的触手。美国媒介环境研究者
保罗 ·莱文森在《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
新千纪指南》一书中这样说道：“互联网
摆出了这样一副姿态：它要把过去一切
的媒介解放出来，当作自己的手段来使
用，要把一切媒介变成内容，要把这一
切变成自己的内容”。因此，对于诞生
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批评家来说，他们
“将一切媒介变成内容”的能力，要明显
高于老一辈批评家，那么，艺术批评的
宽度和深度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其次，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普及，
互联网的使用者开创了很多新的网络
语言，其中包含不同语言的混合使用、
表情包、动图等表意资源。这种新的网
络语言具有模糊性、多样性和动态协商
性的特点，而这三点恰恰也是理解当代
艺术的一种途径，这就为艺术批评的范
式转变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互联网用

户综合运用多语言、多感知和多模态的
表意资源所开展的创造性和批评性的
实践，被研究者称为超语实践（trans 
languaging），即肢体语言、图像与声
音等语符资源都纳入其中。那么，未来
是否会诞生一种艺术批评的超语实践，
这样的目标可以寄希望于浸润在网络
语言中的青年批评家完成。

最后，出于共同对于艺术的爱好和
情感交流而形成的网络社群（其中也包
含艺术知识付费社群），也为艺术批评
带来了更为准确的、多感知的、即时沟
通的受众群体。在研究者李玉霞对中
国社交媒体中英语影视剧迷的嬉戏型
超语实践网络民族志调研中显示，这些
粉丝通过超语实践展现、尝试和构建了
超越原有文化认同的多层次的、流动的
认同。对于未来的艺术批评来说，在超
语实践中产生超越单一的语言体系而
对艺术作品产生更为贴合、易于青年艺
术爱好者理解的表意创新，也同样值得
期待。

当然也要看到，虽然媒介发生了变
化，但老一辈批评家所指出的真正属于
艺术批评内部的问题仍具有长期观察

到的价值，青年批评家应尽可能汲取老
一辈批评家的思想资源，在新的媒介环
境中敢于表达自己独特的见地，与艺术
家和观众形成真正的交流对话。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媒体环境中，
针对艺术作品或艺术现象的帖子、消
息、弹幕、评论、留言、转发与群发等偶
发的、短时间的观点发布行为，似乎都
成为了“艺术评论”；其中个性鲜明的文
字与影像，经过不断地转发、评论与二
次发布，时常会引起艺术圈或生活的关
注。但仔细观察，这些发布者往往是匿
名的，甚至看不到发布者的蛛丝马迹。
这些观点中，不乏一针见血的语句与值
得肯定的态度，但也有驴唇不对马嘴的
说法与煽风点火的水军成员，艺术批评
的伦理在新媒体中时常是缺位的。

艺术评论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
方”，而是需要基于长时间段的观察与
思考；艺术批评也是具有专业性的思维
活动，不是江湖聚会的你吹我捧或是指
桑骂槐。教授王洪义在《艺术批评原理
与写作》一书对艺术批评进行了初步定
义：“为形成艺术价值判断的理性基础，
根据某种特定标准，使用科学方法对现

实中的艺术现象（包括艺术作品、艺术
家、艺术活动、艺术思潮等）进行的有学
术意义的描述、解释和判断”。由此可
以看出，艺术批评是一种理性判断，而
不是一种情感抒发；是运用科学方法而
不是总结表面现象形成的读后感；是有
学术意义的描述而非由只言片语组成
的散文。

社交媒体中一些非理性、偏激、片
面声音存在的基础，正是社交媒体允许
用户使用匿名身份。如果青年批评家
选择匿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艺术批评，
那么互联网用户难以对艺术批评和艺
术情感抒发进行区分。

正因如此，青年批评家在社交媒体
上发布艺术评论时，更应该对自己的言
语负责，这既是对于艺术推广的一种责
任，更是建立有效对话的一种基础，从
而在浮躁的社会中形成一种良性的反
馈与自我激励，帮助他们用知识来建立
一座艺术精神的堡垒。

当然，批评家的身份也对青年提出
了诸多要求：青年批评家需要更加深入
理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社会思潮的
变迁，需要敏锐捕捉当下艺术随着社会

现实发生的变化与产生的现象，需要进
行大量跨学科理论书籍的阅读并掌握
科学研究的方法，需要警惕艺术市场所
带来的诱惑，进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
展方向与价值定位形成认识，以个体的
视角和思辨性话语同青年艺术家一道
向实验性与观念性的方向发展。

当代艺术的批评体系中存在着大
量的西方话语，一些晦涩话语背后的理
论系统或许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国
情和鲜活的社会现场。中国古代不缺
乏对于艺术品价值高低的画论，也不缺
乏针砭时弊的小说与关心民间百姓疾
苦的诗歌，但上述资源均无法直接运用
到当下的艺术批评实践中。因此，对于
中国青年批评家来说，需要找准中国当
代艺术在全球艺术发展中的定位，从中
国传统文化中拣选优秀遗产。只有在
艺术批评中建立起一种基于时代的自
觉与视角，可以发现真正的问题且重新
赋予艺术以新价值的机制，才可能超越
前人而发现艺术批评的“新大陆”。

（作者为东南大学区域国别视觉文
化方向博士研究生）

期待新生力量发现艺术批评的“新大陆”
于奇赫

艺 · 见

中国的康乾盛世，被西方传统学界

称之为“HighQing”时代，此时的法国也

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说起太阳

王路易十四和康熙大帝，似乎很难把这

两个人联系到一起，然而正是这两位君

主的促动，远隔千山万水的两大文明中

心开始碰撞出交会的火花。

和许多美好的故事一样，这段关系

缘起于一封信。那是1688年的盛夏，路

易十四在马利城堡的书桌前郑重写下这

封信，信的收件人是他素未谋面的、远在

万里之外的紫禁城中的康熙皇帝。他在

信中称康熙为“最亲爱的朋友”，他说他

已派遣六位数学家“为陛下带来我们巴

黎城内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

学和天文观察新知”。此时这六位数学

家中的五位（张诚、白晋、李明、洪若瀚、

刘应）已经携带着约30箱科学仪器和精

美礼物抵达中国，正式搭建起早期中法

两国文化交往的桥梁。

来自万里之外的
五位“国王的数学家”，
让中法两国关系攀上
前所未有的高峰

这五位“国王的数学家”（注：清政府

对他们的称呼）是来自耶稣会的传教

士。他们为皇帝讲授天文、数学、人体解

剖、哲学等知识，将科学著作翻译成汉语

和满文，甚至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

康熙以极大热忱向传教士们学习近代科

学且很快领悟，在五六个月的时间里就

掌握了几何学原理，并仿照路易十四科

学研究院在紫禁城里建立起绘画、雕刻、

雕塑以及制作钟表和其他计算工具的

“科学院”。出于对几位耶稣会士的器

重，康熙还委以国家事务，中国的第一张

全国地图《皇舆全图》就是在他们的帮助

下绘制，张诚甚至还参与了《尼布楚条约》

的签订并多次陪同康熙皇帝出使谈判。

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学习中国的

思想文化，用脚步丈量土地，他们的见闻

以书信等方式跨越山海在欧洲传播，法

国贵族们借此来了解中国这个不一样的

世界。17世纪的法国人对中国政府与皇

帝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沉迷于传教士们

对强大的东方统治者的描绘，法国博韦

皇家手工工厂受这些见闻启发，制作出

一整套关于“中国皇帝”的挂毯，具象化

了对远东君主的想象与崇拜。此系列中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作品拥有历史上真实

存在的人物和物品，印证了彼时通过传教

士建立起的中西方天文科技的交流，便是

此次展览展出的《天文学家》。尽管这件

挂毯绘制的无疑是一幅想象中的情景，但

这种奇幻古怪的趣味恰恰是对那个时代

法国人理解的“中国风”最忠实的反馈。

1693年，康熙令白晋以“钦差”的身

份回到法国招募更多传教士来华，白晋

向路易十四面呈了十余万字描述康熙皇

帝的报告（即后来出版的《康熙帝传》），

并为法国国王带去了珍贵礼物和包括

《易经》《本草纲目》在内的40余卷汉文

书籍。白晋在法期间对中国文化的宣讲

引起巨大反响，吸引了一百余名传教士

相继来华。传教士们在中国留下了大量

科学仪器和各类书籍，为中法文化交往

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国王的数学家”的帮助下，两位君

主对彼此都有了充分的了解，两国关系达

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推

介让路易十四深深喜爱上了中国艺术，在

他的影响下“中国风”开始风靡欧洲。

法国宫廷劲刮的
“中国风”，曾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伴随欧洲
文化艺术成长

“我们以欧洲而论，没有哪一家名门

贵族的古老程度能比得上中国的那些世

家”，伏尔泰的这句话可以说代表了18

世纪下半叶欧洲对中国最崇高的致敬。

“中国风”一词缘起于法国，是东西文

化与想象力交融的产物，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伴随着欧洲文化

艺术的成长。17、18世纪之交

的新年化装舞会上，路易十

四身着中式服装乘坐中式

轿辇登场，将这股中国风

的浪潮推向新高。

路易十五的财政总监

维尼奥里伯爵十分热爱中

国的瓷器与艺术，密切关

注法属东印度公司商业活

动的拓展，积极鼓励其与中

国开展贸易，1700年法属东

印度公司的商船第一次在中国

登陆。通过东印度公司，他订购

并收藏了许多中国瓷，甚至有带有

本人纹章的整套瓷餐具。在他的积极

推动下，东印度公司为法国的王公贵族

带去了大量中国制品，除了瓷器，他们对

丝织品格外青睐。18世纪时，中国进口

的折扇极受上流社会女性的欢迎，她们

用它来搭配宫廷服饰，几乎所有贵族女

性都有一幅手执折扇的肖像画。

另一位为两国友好往来作杰出贡献

的是路易十五和十六时的国务大臣亨

利 ·莱昂纳尔 ·贝尔坦，他代表国王向乾

隆皇帝赠送礼物，长期与在华耶稣会士

保持联系。中国迷贝尔坦关注中国的科

学与生产，汇集出版关于中国的文献资

料，让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加全面真

实，他的收藏远非“花瓶式的中国风”，涵

盖瓷器、漆器、乐器、服饰、书籍画册乃至

珠宝钱币等方方面面。

毫无疑问，令中式审美深入法国宫

廷贵族人心的重要载体是瓷器。路易十

四时代大量的中国瓷器便进入法国宫

殿，包括国王、王太子在内的一众贵族都

是中国瓷的收藏大家。这种狂热从绘画

中亦有体现，我们在法国的肖像和静物

画中时能见到中国瓷器的身影。

正是风行于法国宫廷对中国瓷器的

迷恋，法国人开始如痴如醉地研究制瓷

工艺的秘密，经过上百年的探索，塞弗尔

瓷器工厂终于利用高岭土成功生产出了

硬瓷。在酷爱中国瓷器的蓬巴杜夫人

（路易十五情人）的大力扶持下，塞弗尔

一跃成为生产法国王室御瓷的御窑。拥

有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夫人支持的塞弗尔

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功，即烧制出了一种

独特的粉色瓷器，一经推出就非常受藏

家和鉴赏家的欢迎，与当时流行的洛可

可风格十分相配，深得“洛可可教母”蓬

巴杜夫人的喜爱。随着这股粉色热潮的

席卷，久而久之这种颜色被称为“蓬巴杜

玫瑰粉”。有趣的是，从清宫旧藏和档案

资料中我们发现，塞弗尔粉瓷被当成礼

物送给了中国皇帝，反过来影响了中国

制瓷的审美取向。

伴随着法国镶金工艺和洛可可风尚

的发展，为了让瓷器更显典雅高贵，法国

人开始流行为瓷器加上鎏金青铜的底座

和把手，这种镶接瓷器似乎更符合法国

贵族的品位，著名的青釉香水瓶就是这

一风尚的代表作。

收藏与仿制并不能满足法国人对中

国风的狂热追求，这一时期王室贵族通

过装饰自己的主题房间甚至建造中式建

筑来彰显自己的品位。1670年，路易十

四为情人孟德斯潘夫人建造了特里亚农

瓷宫，坐落于凡尔赛宫花园的宫殿正如

其名，外墙使用了仿制青花瓷的蓝白彩

陶，开创了欧洲仿中式建筑的时代风

潮。1761年，路易十五的王后玛丽 ·莱什

琴斯卡定制了八幅描绘中国茶叶种植和

贸易的巨幅油画装饰在她的房间内，配

以珍稀瓷器、大理石花纹漆家具和中国

壁纸，至此这间被称为“中国人厅”的主

题房间成为了凡尔赛宫中国风格的代表。

吹到紫禁城的“西
洋风”，孕育了中国绘
画、钟表、玻璃、珐琅等
领域的新风貌

当“中国狂热”席卷欧洲时，法兰西

的风也吹到了紫禁城。在清代宫廷中，

来自法国的丰富收藏见证了中法两国友

好交往的历史，这些物品有的是法国宫

廷的礼物，有的来自传教士的进献，有些

则来自两国的贸易甚至清廷的定制。这

股“西洋风”最终成为清宫艺术与科技文

化发展的灵感，催生了中国绘画、钟表、

玻璃、珐琅等领域的新风貌。

首先吸引皇帝目光的是西洋画。耶

稣会士带来的西洋画与注重“写意”的中

国画迥乎不同，白晋描述康熙见到西洋

画时的情景：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

仿佛这幅色彩自然鲜艳的肖像在他眼前

活生生地再现了他听我们说过的我们尊

严的君主的一切奇迹”。于是皇帝要求

善画的传教士留在宫中任职，并将西洋

绘画技法传授给中国画师。

于是，西洋绘画的素描手法、明暗写

实、焦点透视法（在清宫称为“线法画”）

乃至西方铜版画的技法都为中国传统绘

画注入新的血液，纪实题材的画作开始

繁荣，西洋画师与中国画师切磋技艺，留

下了一大批中西合璧的作品。在他们的

笔下，连皇帝都走下肃穆庄严的高台，戴

上假发穿上洋装玩起了角色扮演。

西洋钟表以其奇巧精美颇受皇帝的

喜爱，因进贡的钟表数量有限，康熙皇帝

命清宫造办处下设自鸣钟处，于是钟表

开始进入自主生产的阶段。自鸣钟处的

钟表制造仍由传教士们负责，为了制造

出高水准的御制钟表，自鸣钟处不仅购

置许多先进设备，更从全国各地召集能

工巧匠任职。

由于钟表、科学仪器等器物的制作

均需配有光学玻璃，隶属于养心殿造办

处的御用玻璃厂于康熙三十五年成立。

除了用于科学器物的玻璃，在法国耶稣

会士的主导下，玻璃厂生产出套色玻璃、

洒金玻璃、刻花玻璃、平板玻璃、画珐琅

玻璃等品类。

18世纪中国瓷器迎来全面繁荣，与

此同时画珐琅工艺也逐渐成熟并走上巅

峰。珐琅是一种附着在金属制品表面的

玻璃质材料，所谓画珐琅，即是在表面烧

结白色珐琅釉的金属制品上绘饰各色珐

琅釉料，最后焙烧成型的工艺。这一技

法源于西方，法国乃个中翘楚，因康熙皇

帝的欣赏，清廷不仅向法国定制珐琅器，

还从法国邀请珐琅匠师将这一工艺引入

中国并设立珐琅作。随着画珐琅技艺研

究的深入，中国不仅自主研制了20余种

珐琅色釉，更经历了从铜胎、玻璃胎到瓷

胎的创新过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

格。广州因进口西洋珐琅器就地设厂研

制洋瓷，在向法国定制清宫画珐琅器物

时受到启发，开启了广式透明珐琅的辉

煌发展史。

乾隆时，皇帝下旨整理康熙朝以来

历代画珐琅器物，配以楠木匣，与洋彩瓷

器、痕都斯坦玉器、松花石砚等代表清朝

盛世功业的文物一起藏于端凝殿中，认

证了画珐琅作为当朝艺术品最高成就的

地位。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铜镀金开

光人物像怀表上，表盘中心镌刻着属于

法国王室的金色百合花标志，表壳中央

的开光处则是路易十四的肖像，打开怀

表的外层表盘，一条气势威严的中式五爪

龙赫然出现在机芯保护罩上。此件怀表

极有可能是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皇帝的礼

物，以这种浪漫的方式见证了这段伟大的

友谊。万里之遥，不以为远。文明之光，

相互映照。17、18世纪以紫禁城和凡尔

赛宫为中心的跨越百年的对话，迸发出

中法两国交融互鉴的璀璨火花，共同创

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段不朽的佳话。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青年学者）

梅嘉妮

时值中法建交60周年，故宫博物院携手法
国凡尔赛宫正在故宫文华殿举办的“紫禁城与凡
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备受瞩
目，通过双方总计两百余件文物向中国观众展示
中法双方文化交融的历史。

远隔千山万水的两大文明中心缘何擦出交
会的火花？这种奇妙的碰撞又怎样影响了两国
的文化艺术面貌？

——编者

    年，路易十四写下一封信

 欧蒙公

爵旧藏花园瓷

凳亦由中国瓷

绣墩改制而成。

▼奥里伯

爵定制的带有

本人纹章的瓷

餐具。

▲清宫旧藏铜镀金开光人物像怀表。

 乾隆年间向法国订制的珐琅壶，上有法国工匠签名。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  、  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背后的故事


